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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镇化推进，农村留守儿童不仅面临着家庭结构变迁带来的社会化问题，他们的媒介使用状况也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日常学习实践。基于本文田野调查发现，智能手机也在逐渐嵌入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

本文以农村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探讨智能手机在其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在家庭陪伴不足

的情境下，智能手机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媒介补位”的作用，不仅为留守儿童提供了新的情感表达渠

道，也改变了其同伴交往方式，但过度依赖数字媒介亦可能带来网络依赖与社交封闭等风险。理解这一

过程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数字媒介对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影响，并为农村基础教育中媒介素养培养与学

生行为引导提供了经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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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are confronted not only with so-
cialization issues arising from changes in family structure, but also with the influence of media use 
on their everyday learning practices. Based on fieldwork findings, this study observes that 
smartphon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embedded in the daily live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Taking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ole of smartphones in 
their socialization process. The study finds that, in the context of insufficient parental companion-
ship, smartphones to some extent function as a form of “media substitution”, providing new chan-
nels for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reshaping patterns of peer interaction. However, excessive reli-
ance on digital media may also lead to risks such as internet dependency and social withdrawal. 
Understanding this process contributes to a more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on the impact of dig-
ital media on the socializ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offers empirical insights for media liter-
acy education and behavioral guidance in rural bas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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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壁垒逐渐瓦解。城市建设的发展需要大量的

劳动力，这也吸引着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流动。在这一人口流动的过程中，由于受到经济水平、住房、

社会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部分农民工子女无法跟随父母进城，只能跟随祖辈在农村生活，从而使得留

守儿童现象加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3》中的数据，2022 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

1086.6 万人，尽管农村留守儿童的总量有所下降，但这个群体规模依然十分庞大，面临的问题也在数字

时代背景下呈现出新的复杂性[1]。已有研究表明，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面临亲子分离、情感支持不足

以及教育资源不均等多重问题，其家庭结构和社会化环境与普通儿童存在明显差异[2]。并且在父母长期

外出的情况下，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主要依靠爷爷奶奶这样的隔代抚育模式，这种家庭结构在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家庭教育与情感陪伴的功能，使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更容易产生孤独感和情感缺失[3]。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父母的外出务工以及实际抚养人的变化使得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儿

童成长的过程中，父母的缺位会影响其社会交往方式，行为习惯与认知水平等方面的发展，但随着互联

网技术的发展和移动智能手机的普及，也为留守儿童的成长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截至 2020 年 3 月，我

国农村网民规模为 2.55 亿，占到整体网民的 28.2% [4]。对这一代的留守儿童而言，数字媒介已经不仅是

娱乐工具，更是他们获取信息、维系亲情、建立同伴关系以及构建自我身份的一个重要手段。相关研究

指出，在家庭陪伴不足的情境下，智能手机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情感补偿与社会互动的功能，一些学者

将这一现象概括为“数字代偿”，即数字媒介在现实社会关系不足时对个体情感与互动需求的替代性满

足[5]。此外，社交媒体平台也为留守儿童提供了新的交往空间，使其能够通过网络维系同伴关系或获得

社会支持，但这种交往局限于相对封闭的社交圈层，可能进一步强化群体内部的信息循环与互动模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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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的研究中，学界主要从心理健康、媒介使用方式以及网络成瘾等方面来探讨智能手机对农村

留守儿童的影响。大量实证研究发现，与其他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情感健康状态较差[7]，留守儿童在

情感上呈现出封闭和渴望相纠结的复杂状态[8]，积极情感体验不充分、负面情感表达受阻、应急情感沟

通不畅是其家庭情感生活的主要问题[9]。并且随着社交媒体的介入，家庭、同辈群体、学校等不同的社

会化主体也呈现出新的特质[10]。网络媒介社交偏好能够显著提高留守儿童的理解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和

语言表达能力，而和父母交流是农村留守儿童使用网络媒介的主要动机，网络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

留守儿童家庭功能的缺失[11]。但与此同时，基于留守儿童非理性选择构筑而成的“社交茧房”往往扼杀

了潜在的交往机会和交往关系，甚至由此进入另一种社交封闭之中，留守儿童在智能手机下的社会交往

由此可能走向异化。高可馨等人的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普遍有网络成瘾倾向，而隔代抚养的留守儿

童通常表现出更严重的网络成瘾倾向[12]，并且手机成瘾对女性留守儿童和寄宿留守儿童的负向影响也

会更强。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影响或媒介使用效果，对于智能手机如何在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情境中

发挥作用、如何具体嵌入其日常互动与社会关系之中，仍缺乏基于微观经验的深入讨论。 
在当前基础教育体系中，农村留守儿童不仅面临家庭支持不足的问题，也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呈现出

一系列新的挑战。一方面，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其学习与注意力分配方式发生变化，影响课堂参与与学习

习惯；另一方面，学校在媒介素养教育与数字行为引导方面仍相对薄弱，难以及时回应其在数字环境中

的发展需求。因此，将留守儿童的媒介使用问题纳入教育视野加以审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将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在日常生活中的媒介实践，尝试从“陪伴缺位——媒介补位”的

视角出发，探讨智能手机在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社会意义。 
笔者将研究地点选取为郑州市 X 镇，并在此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田野调查。一方面，该地区劳动力

外流现象较为普遍，留守儿童具有一定规模，具备典型性；另一方面，当地智能手机与移动互联网的普

及程度较高，为考察数字媒介嵌入儿童日常生活提供了现实基础。此外，研究者通过前期接触已建立初

步田野关系，有助于获取更为真实和深入的一手资料。 
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本文聚焦于“留守儿童”这一核心群体，并将其界定为父母一方或双方长期

(半年以上)外出务工、由祖辈或其他亲属代为照料的未成年人。在此基础上，为增强研究的情境完整性，

研究同时纳入部分非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作为参照对象，以便进行对比分析。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样本选择。首先，根据“留守状态”“年龄

阶段”以及“媒介使用频率”等标准筛选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其次，在访谈过程中通过受访者推荐其同

伴或家庭成员，逐步扩展样本范围，以提升资料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笔者采取了

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式访谈两种方式。在田野点对儿童的日常生活进行跟踪观察，重点关注其手机使用

情境、同伴互动方式以及家庭交流状况，并形成田野笔记。深度访谈的每次时长约 30~60 分钟，在取得

受访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录音，并在访谈结束后整理为文字资料。主要访谈的内容围绕父母外出情况、

智能手机的使用状况、和同伴的线上线下互动情况等方面来展开。 
最终，共访谈儿童 30 名，其中留守儿童 16 名，非留守儿童 14 名，并对其中部分儿童的祖辈监护人

及外出务工父母进行了补充访谈。受访者年龄主要分布在 7 至 15 岁之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不同成

长阶段儿童的媒介使用与社会互动特征。 
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严格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伦理规范。首先，在访谈开展前，研究者已向受访者

及其监护人说明研究目的、内容及使用方式，并取得知情同意；其次，在资料整理与呈现过程中，对所

有受访者采用匿名处理，并隐去具体地名与可识别信息；为使受访者之间的亲属关系更加直观化，同一

家庭的受访者将采用同一字母编号，字母后的数字“1”指代留守儿童，“2”指代祖辈，“3”指代亲代

(如小鑫，编号 A1；小鑫爷爷，编号 A2；小鑫妈妈，编号 A3)。最后，研究仅用于学术分析，不涉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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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商业用途，以最大程度保护受访者的隐私与权益。 

2. 留守家庭中的陪伴缺位 

2.1. 父母外出务工与亲子陪伴缺位 

鲍曼的《流动的生活》一书中指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液态”的现代社会，而“流动的生活”，就

是指在这种环境下，一种充满不确定性、不断变化、缺乏固定根基的生存状态[13]。而大量农村人口进城

务工是“流动的生活”在当代一个非常具象且深刻的体现之一。而人口的流动必然会导致留守儿童和空

巢老人现象的出现。 
有学者指出长期亲子分离可能导致亲子关系疏远，这种疏离会使得亲子之间缺乏亲密感，出现沟通

障碍，不少这种情境下的儿童也会对父母感到冷漠或不满[14]。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这种亲子分离不仅使

得亲子之间产生沟通障碍，甚至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被抛弃感与自我怀疑，并且长期处于

这种情绪下，大脑会持续分泌压力激素，进而让这些留守儿童产生焦虑抑郁的心理疾病[15]。在调查过程

中，这种亲子陪伴的缺位也在许多家庭中有所体现。如受访者 B1 表示，自己平时主要通过微信视频与父

母联系，但在日常生活中更多时间仍是独自待在家中玩手机游戏。“父母不在家，只有爷爷奶奶管我”，

B3 对这种情形也表示很无奈“我们平时工作很忙，有空闲下来了就会跟孩子打电话，但总是没什么话好

说的，孩子对我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淡了”。 
在父母长期外出务工的背景下，留守儿童在家庭生活中普遍面临陪伴不足的问题，亲子互动逐渐从

日常生活中的面对面交流转变为以手机为媒介的间接联系，这也为后文讨论智能手机在家庭关系中的“媒

介补位”提供了重要背景。 

2.2. 隔代抚育与家庭教育功能弱化 

而父母的外出工作也使得育儿责任将落在祖辈的身上，出现隔代抚育的现象，但留守家庭中的隔代

抚养会出现许多弊端。不少留守儿童会出现和爷爷奶奶同处在一片屋檐下，却相视无言的状况，这种“身

在心不在”会使得祖孙之间的关系逐渐的疏远且淡漠。在一方面，祖辈也会对外出务工的子女有所不满，

认为他们没有承担起父母应尽的责任，这种不满也会让他们与孙辈互动时出现更多的无力和责罚。正如

受访者 N2 所说：“他们在城里面管不着孩子，那我在家里也管不住，孩子不听话，打一顿就老实了。”

但这种教育方式也会更加地激化两代人之间的矛盾。N1 提到：“有事情我也不愿意跟他们讲，爷爷总是

批评我不懂事，有时候还会打我，所以我在家里只会呆在自己的屋子里不出去。” 
另一方面，处在文化水平低和数字鸿沟的背景下的老人，在儿童成长中扮演的角色往往是有限的，

并且祖辈的抚育大多仅停留在“吃饱穿暖”的层面，对于儿童的心理健康以及学业水平等方面的关注是

很有限的。受访者 W1 说：“我每次跟爷爷奶奶讲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不管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他

们都只会让我好好学习，不要天天搞那些有的没的……慢慢地我就不说了。”受访者 Z1 也同样提到这种

情况：“我感觉和奶奶说话很费劲，每次我和弟弟发生争执的时候，她都让我让着弟弟，说弟弟年龄小，

有时候我也感觉他们对弟弟比对我更亲近。”这些祖孙间的互动在农村并不少见，许多家庭都面临着这

样的困境，当儿童的情绪得不到及时的回应时，他们渐渐也会封闭自己的内心，使得家庭关系更加僵化。 
因此，在父母外出务工和隔代抚育的双重背景下，留守儿童不仅面临着在家庭情感支持方面的不足，

在学习指导与日常监管方面也缺少一个引路人的角色。与父母主导的家庭教育相比，祖辈更倾向于采取

以“生活照料”为核心的抚育模式，在学习监督、行为规范引导以及情感沟通等方面相对薄弱。这种由

“教育导向”向“照料导向”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教育功能。由此可

见，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环境为智能手机进入儿童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条件，也使数字媒介逐渐成为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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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家庭陪伴空缺的重要工具。 

3. 智能手机的媒介补位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大众媒介也成为了儿童社会化的又一个主体[16]，既有研究表明，

当个体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社会支持不足与情感缺失时，往往会转向互联网以弥补心理需求，这一过程被

概括为“补偿性互联网使用”[17]。在农村情境中，家庭支持的结构性缺位是青少年形成网络依赖的重要

诱因[18]。与传统媒介相比，智能手机有娱乐、信息获取、社会交往等多种功能，帮助留守儿童在一定程

度上填补父母不在身边所带来的空缺感。与此同时，媒介环境学派提出的“补偿性媒介理论”认为，新

媒介的发展本质上是对既有媒介功能不足的弥补[19]距离和媒介技术虽然会限制留守家庭亲子关系的亲

密沟通，但是也为缔造更牢固的亲子关系提供了突破口。所以说，智能手机不仅成为留守儿童重要的娱

乐工具，也在情感表达、同伴交往以及家庭联系等方面发挥着补偿性的作用。因此，从社会支持理论与

媒介补偿逻辑出发，可以将留守儿童的媒介使用理解为一种嵌入社会结构中的“媒介补位”过程。 

3.1. 日常娱乐中的媒介陪伴 

在传统的乡村生活中，儿童的娱乐活动大多都是群体性的户外活动，例如抓蝌蚪、捉迷藏、跳皮筋

等等，这也为儿童群体之间的交往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但在智能手机普及的今天，乡村儿童的娱乐文化

逐渐呈现出媒介化转向，手机游戏等线上娱乐逐渐成为其重要娱乐形式[20]。以地域性的集体活动为主的

交往模式已经大规模减少，更多的是儿童独自在家中通过网络来进行的娱乐活动，儿童开始从“村庄公

共生活”转向“手机私人空间”[21]。 
在田野调查中，这种变化在许多儿童的生活中都有体现。C1 等待朋友时始终低头刷短视频。当研究

者与其交谈时，他表示自己每天都会花较长时间观看短视频，“有时候一刷就停不下来”。在谈到平时

的娱乐方式时，他表示：“以前还会和同学打球，现在很多时候就在家玩手机。”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一

名和奶奶一起生活的初二女生 H1 身上，她在访谈中提到，放学回家后通常会先写作业，然后通过手机看

电视剧或刷短视频，“家里就我和奶奶，她看电视，我就在旁边玩手机。” 
对于这些留守儿童而言，手机不仅是一种娱乐工具，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陪伴”的角色。在家

庭互动相对缺乏的情况下，数字娱乐内容为青少年提供了持续的情绪刺激和注意力对象，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孤独感和无聊感。因此，在留守家庭情境中，手机逐渐成为儿童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

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传统的娱乐方式。 

3.2. 远程沟通中的情感联系 

除了娱乐功能以外，智能手机也是留守家庭中维系家庭成员关系的一个重要工具，能够跨越空间的

限制，为远在他乡的亲人提供一个及时沟通的方式。有学者指出，各类网络沟通平台的使用确实有助于

提高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频率，智能型移动电话中的行动通讯软件工具已成为孩子与父母等家庭成员进

行日常沟通的不可或缺的工具[22]。在留守儿童家庭中，手机也在发挥出新的意义和实践策略。许多留守

儿童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手机、平板等智能设备，通常是外出的父母专门为他们所准备的。“我们一

年也回不了几次家，有个手机更好跟孩子联系。”(受访者 C3)有些家庭会害怕孩子沉浸于手机，于是通

过祖辈的手机跟孩子进行联系。“给她买手机的话怕她老爱玩不学习，所以每次都是跟她奶奶的手机打

电话。”(受访者 H3) 
智能手机也可以实现一种“赛博陪伴”，有些父母得以弥补内心的亏欠感，以“媒介替身”的方式陪

伴儿童成长[23]。受访者 D1 提到，“我和爸爸妈妈经常会三个人一起玩小程序里的斗地主，有时候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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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会跟我一起玩吃鸡，一般都是我写完作业了才会陪我打游戏，这样我也玩得很放松。” 
并且智能手机的出现，也为远程学习辅导提供可能性，在外务工的父母可以通过手机更方便快捷地

参与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24]。“他们老师会在班级群发很多信息，现在学校会让家长辅助检查作业什么

的，我就会让孩子写完作业给我拍照片，有时候我也会用手机搜题看看数学题和英语题的对错。”(受访

者 N3) 
由此可见，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的确重构了留守儿童家庭的日常交往方式，智能手机的出现也成

为了他们沟通的一个重要的桥梁，并且智能手机也能为留守儿童提供一个强大的社交网络，并将重构留

守儿童的社会交往方式。 

4. 媒介补位下的互动重构 

4.1. 同伴关系的线上重塑 

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儿童之间的交往主要是依靠地缘和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对于农村留守儿童

而言，由于父母长期外出务工，他们的社交圈子主要集中在家庭和学校之间，社交范围有限，一旦离开

了学校的环境，儿童之间的联系就很容易地被切断了，因此留守儿童在同伴交往方面常常存在着劣势。

但是智能手机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智能手机也在重塑着他们的日常生活。手机能够创造

一种“共在”的空间感，即使双方处在物理空间上的分隔状态，但手机仍然能将人们连接在一起，分享

情感、表达关怀，创造“移动的家园”[25]。这种联系也能为父母引导留守儿童的成长发展提供重要帮助。

对于一些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外貌、性格等方面自卑而难以建立关系的人来说，互联网可能会为他们提供

一个更为开放包容的空间，帮助他们去进行社交和表达自我[26]。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多名留守儿童都

表示手机已经成为了他们与同伴交往的重要工具。通过即时通讯软件、网络游戏以及短视频平台等数字

媒介，他们可以与班级同学在课后依旧保持联系。受访者 L1 谈到：“有时候白天在学校没说几句话，晚

上一起打游戏的时候反而聊得更多。”在这种交往方式下，手机不仅是娱乐工具，更是维系同伴关系的

重要手段。 
与同学之间线上交流也能一定程度加深朋友圈之间的友谊。以往儿童之间的交流可能只局限于学校

环境内，但是在智能手机的支持下，儿童能够在课余时间继续和同学进行沟通。“我们经常在班级群里

面聊天，还会在班级群里面一起玩游戏，讨论作业。”(受访者 W1)据此我们可以得知，社交网络使得原

本分散在不同空间中的儿童能够在虚拟的空间里重聚，并且形成一种更加持续的互动模式。 
除了维持现有的线下关系外，社交媒体平台也可以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一种新的社交机会。“我在

抖音上认识了几个女生，我们年纪差不多大，因为我们都喜欢共同的明星，有很多话题可以聊，久而久

之就变成好朋友了，我们还加了微信，经常在微信上聊天。”(受访者 H1)相比于现实生活中固定的社交

圈子，这种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而形成的网络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拓宽留守儿童的交往范围，并且给

予他们许多情感层面的回馈与帮助。由此可见，智能手机就像是一个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引领留守儿

童去探索更为广阔的天地，使原本仅仅依靠线下空间的社交方式得到拓展。 

4.2. 数字空间中的情感表达 

情感是家庭小单位里的一个独特的沟通方式，通过情感层面的陪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可以更

加亲近与信任。有研究指出，家庭单元中的情感氛围是儿童间接进行情感社会化的重要渠道[27]。然而在

留守儿童家庭中，亲子之间的沟通方式往往带有很强的说教性或者“事务型沟通”受访者 G1 提到：“他

们从来不会关心我有没有开心的事情，只会问我作业写完了没有或者吃了什么饭。”，但另一方面，这

种聊天方式也往往与家长的自身经历有很强的关系，正如受访者 G3 的讲述：“我不多讲讲，他万一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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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一样出来打工，日子过得这么难怎么办，所以每次打电话我都说好好学习是最重要的。”父母希望

子女可以理解自己的良苦用心，但是由于空间的限制，亲子之间的沟通往往也只能停留在表层的联系。 
但是随着数字互联网的发展，留守儿童作为新一代的“数字原住民”，他们每天的上网时间甚至比

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更多，那么这种情形是否也会为留守儿童提供一种新的情感表达渠道呢？“有时候心

情不好了我会发朋友圈，下面就会有同学来安慰我，但是和家人是不会这样聊天的。”(受访者 M1)在她

看来，这种来自朋友的线上回应往往比现实中的沉默更能给人安慰，并且线上分享这种隐性的情感沟通

方式也能使得儿童在不直接面对现实交流压力的情况下表达感受。 
还有不少留守儿童会通过浏览各种短视频平台上的兴趣内容来缓解情绪。受访者 C1 平时喜欢在短

视频平台看搞笑视频，并与网友一起评论互动。“有时候看到评论区的网友一起开玩笑，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也会把自己觉得好玩的视频在抖音上分享给朋友，他们也都很喜欢跟我分享。”这种轻松的互动氛

围，也成为了留守儿童调节心情的一个重要渠道。除此之外，网络游戏和亚文化圈层也能帮助留守儿童

获取更多情绪价值，并且能够在特定的场景中有成就感和群体归属感。受访者 K1 喜欢玩游戏，“玩游戏

的时候会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很厉害，而且有时候还会带朋友一起提高段位，游戏连胜的时候我还会

发到朋友圈跟别人分享。”K1 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本研究采访的留守儿童中，男生经常用打游戏来消磨

时间，并获得很高的自豪感，女生会更容易在看小说和追星的时候获得满足和快乐，每当和她们聊起喜

欢的事情时总是滔滔不绝。 
从情感社会化方面，智能手机可以为其提供间接性和替代性补偿，这种“数字代偿”机制使虚拟情

境下的情感社会化成为可能。智能手机提供了一个平台，在互联网上，留守儿童可以摒弃贴在自己身上

的标签，让其不管是心理层面还是实践行为上都有一个全新的探索，为留守儿童带来了更加多元的情感

互动方式，这也能为留守儿童家庭的原生性不足提供补偿。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数字空间中的情感表

达虽然是留守儿童社会交往的新渠道，但这种互动往往伴随着碎片化的信息获取。在网络空间中，人们

可以通过使用表情符号、GIF 动图或歌曲等方式向他人传达自己的感受或情绪困扰，这种便利性可能会

促进或阻碍用户的情绪表达，并更广泛地影响他们与朋友的关系[28]。 

4.3. 媒介依赖与社会化风险 

然而，随着手机以及互联网的入侵，留守儿童在网络中也会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虚拟世界。 
智能手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留守儿童的社交和情感层面的空缺，但是同样数字媒介的过度依

赖同样也会带来不少隐患。农村留守儿童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期，其自身的媒介素养与自我控制能力

相对较弱[29]。在访谈过程中，W1 提到：“他们总拿收手机来威胁我写作业，但是没有手机的话，写完

作业我又特别无聊不知道要干嘛。”与城市儿童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不同，农村留守儿童的娱乐活动十

分有限，再加上父母不在身边，祖辈也很少能够给予留守儿童有效的陪伴和娱乐方式，所以手机也慢慢

地成为了一个被严重依赖的工具。在隔代抚养的家庭结构中，祖辈往往受限于自身的文化水平与数字鸿

沟，缺乏对孙辈进行有效数字化监管的能力，因此在隔代抚养下的留守儿童会有更严重的网络成瘾倾向。 
从心理机制来看，留守儿童对于手机的依赖也和他们的情感满足状态有关，有研究指出，高感觉寻

求的孩子会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追求新鲜感和刺激，很难维持一段稳定的有深度的人际关系，但这也会

使他们有更强烈的孤独感，而孤独感又会使他们寻找替代性满足的方法，这将进一步加深他们手机成瘾

的风险[30]。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父母不在身边以及和祖辈沟通的隔阂也会进一步加深他们的孤独感，进

而转向网络世界中去寻求精神寄托。 
然而智能手机虽然能为留守儿童的社会交往提供一种新的方式，但是对于中小学这个阶段的孩子来

讲，他们自身抵抗诱惑的能力是不足的，沉迷其中也会使得留守儿童陷入社交茧房之中，他们的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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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面临着向另类封闭空间转化的可能。智能手机看似一方面为留守儿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社交空间，

但受算法推荐的影响，他们将越来越倾向于和自己兴趣圈内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互动，而不愿意与现

实生活中异质性很强的朋友同学进行磨合。这种“社交茧房”也会严重地阻碍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进

程。受访者 F2 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担忧与无奈：“现在一放假，他能一天待在屋里不出来。吃饭都要叫好

几遍，也不知道写作业，村里亲戚家的小孩来串门他也不理，就知道抱着手机盯着手机屏幕笑，整个人

好像变傻了。”部分留守儿童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较高频率的手机使用习惯，尤其是在短视频与游戏内

容的持续吸引下，容易占用原本用于完成作业或课外学习的时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压缩学习投入。此

外，碎片化的信息接触方式，也可能对其注意力的持续性产生影响，使其在学习过程中更易分心，难以

保持长时间的专注状态。这种由于媒介依赖和“社交茧房”让原本应该在田野间自由奔跑的农村儿童却

被困在屏幕之中，不仅会削弱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人际互动的能力，也将降低农村留守儿童的多维健康水

平[31]。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农村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在父母外出务工和隔代抚育的背景下，分析留守儿童所

面临的陪伴缺位与家庭教育弱化的困境。研究发现，随着移动智能手机的普及，数字媒介不仅是儿童的

娱乐工具，而是逐渐成为了连接农村留守儿童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桥梁。同时，这一过程也对其学习行为

与日常教育情境产生潜在影响，呈现出数字媒介深度嵌入儿童发展过程的现实特征。 
在家庭结构层面，父母的长期外出使得农村留守儿童长期处在陪伴缺位的情况下，传统的隔代抚养

虽然能够满足留守儿童的基本生活需求，但是却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与情感表达方面关怀甚少。在这种背

景下，数字媒介也会逐渐承担起“媒介补位”的角色，通过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和游戏等软件的使用，

帮助留守儿童缓解焦虑感和孤独感，因此网络空间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中表达自我的重要场域。 
与此同时，智能手机的普及也改变了农村留守儿童的交友方式，传统乡村中基于地缘和血缘关系的

同伴关系逐渐瓦解，线上的社交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交往手段。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儿童也可以在课后

继续与同学交流互动，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并且网络平台也能够帮助留守儿童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心

态来在虚拟空间中建立新的互动关系，为其扩宽交友方式以及情感表达提供新的渠道。 
然而，在强调智能手机为农村留守儿童带来的帮助以外，我们也不能忽视留守儿童在抵抗网络的负

面影响方面的不足。对农村留守儿童来说，祖辈由于文化水平与数字鸿沟，很难对儿童的手机使用进行

监管，致使留守儿童极易陷入严重的手机成瘾。当线上娱乐与互动变成留守儿童消遣娱乐的主要方式时，

他们的线下空间与关系势必会受到影响。并且在平台的算法推荐和兴趣选择的共同作用下，留守儿童的

社交关系在得到拓展的同时也将呈现出一定的封闭性，进而形成“社交茧房”这样的现象，从而严重阻

碍其正常的社会化进程。 
留守儿童的媒介使用问题也不仅仅是个体行为的选择问题，而是与家庭结构、乡村的社会环境以及

技术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农村留守儿童使用智能手机往往伴随着许多批判的声音，但是却忽视了一个

问题：“如果不玩手机的话，他们还能干什么？”这反映出来的是农村留守儿童在社会支持、家人陪伴

以及农村娱乐设施等多方面的匮乏，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选择把头埋在手机屏幕中寻找一片快乐的天

地。 
所以单纯地依靠限制手机的使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实问题，更重要的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

方面的协同作用，为留守儿童提供更为丰富的现实娱乐环境。在家庭层面，在外务工的父母应多与孩子

沟通，承担起自己为人父母的责任，并教育留守儿童该如何正确地使用智能手机。也要重点关注祖辈监

护人在数字环境中的能力不足问题，依托村委会或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开展面向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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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政府和社会各组织同样需要付出努力，比如在社区里修建阅读室，篮球场等可以供留守儿童娱乐的

场所，开展多样的文艺表演，组建志愿团队讲解媒介素养知识等，让留守儿童在娱乐中学习知识，拓展

教育空间。除此之外，学校应根据不同主体与发展阶段实施分层教育策略，对于低年龄段儿童，应重点

强化行为规范与使用习惯的培养，通过明确时间管理与使用边界，减少过度依赖；对于高年级学生，则

应更加注重媒介理解能力的提升，引导其认识算法推荐机制与信息筛选逻辑，从而增强其在数字环境中

的自主判断能力。同时，针对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的差异，应实施差异化引导策略，对家庭支持相对不足

的儿童给予更多学校层面的关注与干预，开展心理健康课程，以及网络信息防沉迷防诈骗等相关教育，

帮助学生对智能手机有正确的认识，提高其信息分辨能力。 
总体而言，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了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理解数字媒介在

其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仅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留守儿童的生活世界，也能够为进一步完善相关

的社会支持体系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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